
3 洱海·文艺评论
专副刊部主办

2017年6月26日 星期一 电话／2172362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马光辉 终校／卢 云

李达伟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作
家，且“优秀”不是放置于大理州作
家圈而言的，而是在国内当下散文
领域内。李达伟处于一个有意味
的界点：“白族”民族身份、“80末”
时代身份、“边疆”地域身份，以上
三者都是吸引眼球的鲜明元素。
然而，李达伟从未使用其中任何标
签来矫饰他的作品与他的人生。
李达伟的散文本身有耐住岁月磨
洗的坚硬特质，见闻、见解、情感、
体验、思考等基础元素与机巧的语
言组织能力、富有穿透力的魂魄贯
穿其中，用独特与精到的语言建筑
出、在场感与志趣追求，映射对生
命的思考。

在物质层面无限度发展导致
虚无主义弥漫的众声喧哗背景下，
如何在传统价值摇摇欲坠中把握
新形势变化方向，确立充实的自我
立场是个难题。福柯说：什么样的
历史构成了我们的现在与现在的
我们？我们的现在处在什么样的
历史之中？如何才能走出我们的
历史性现在而成为另一个自己？
李达伟的散文显然在进行历史性
追问，他的散文充溢着思的涌动，
如他的散文《大河》中所叙述的，

“在一个想象力异常喷薄旺盛的地
域，我感觉到了童话的真实，童话
在那些民间的口头中产生。因青
山、绿水、田畴、村寨、树木、大江，

民间产生了各种童话。我在那个
世界里拾掇着各种各样的童话。
在那个黄昏，在那个于我而言是旷
古的黄昏。那必然是旷古的黄昏，
我看到了在黄昏中，天地之间所完
成的旷古的缝合。那是属于我的
黄昏，那是人迹稀少的黄昏，我也
只是那么一次看到了黄昏以那样
的方式堕入那条大江，有声的堕
入，江水哗哗流着。渡口上面的老
人望着黄昏的堕入。那个老人无
数次目睹了那样的旷古，于他而
言，太过寻常了，自然世界突然被
黄昏的柔光，以及江流的柔光吞
没，那个老人可能也看到了自己最
终的堕入，生命的终结，以及灵魂
的最终堕入。”这一段描述中，童话
与黄昏两个意象彼此映衬，成为青
春与传统的隐喻，既表现出令文章
鲜活生动的蓬勃想象力，又展露出
令深邃扩展的哲理思辨，在行文节
奏上跃动有致。纵观散文《大河》，
李达伟对历史性的现在进行描画
与定位，从而进入反思现代性的论
域，这个论域层次丰富，第一层次，
他在古典哲学思辨中寻找真理、意
义与价值的恒常基础；第二层次，
他回归对自然、天理、良知的朴素
信赖，在传统中重新解释传统；第
三层次他试图为现代的思想困境
寻找思想根基。

李达伟散文的迷人之处固然

与内蕴的挣脱虚无主义的现代性
丰富哲思分不开，但是，语境的质
感，语调的流变，对新视阈、新技
巧、新题材、新风格的探索也是构
成李达伟散文的个人气质重要部
分。李达伟的语言叙述有一种陌
生化又似曾相识的错杂效果，通过
个人化语境与民族心理、外来文化
杂糅后叩响人们迟钝的神经。一
方面，李达伟的语言具有捕捉本质
特点的敏感性，文笔细致，叙事风
格冷静多彩，比如，“原始的群山。
原始的大河。寂静。当无法准确
阐释寂静的时候，当真正渴望清凉
的时候，想暂时避开世象纷乱的困
扰的时候，就进入一片原始的密
林。”短句与长句的衔接，呈现出描
述的冷静与思辨的深沉，具有节奏
跃动的快感，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
收放自如。李达伟通过文字作为
载体表达他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
叙述潞江坝的原生态故事，与现实
建构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虚实
相间之中，以语言的诗性，感觉的
灵性，传达温情与伤痛混合的韵
致，书写乡村嬗变的艰难与痛楚，
以及这种艰难痛楚对于个体生命
的磨砺。另一方面李达伟对平庸
的话语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力图保
有个人审美的独立品格，以语言的
鲜活品质与个性气质去赢取读者
注目。比如，“我出现在许多密林

之中，只为看溪水，只为看某片芭
茅草，只为在某条林中路上安静地
行走。在这些许多人看来直接就
可以忽略的微小里面，我收获了最
重要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比什么
都重要。内心的某种真正的释
然。我喜欢那些不是静物的自
然，而是一个活体、活跃的自然。
你同样在寻找着寂静，你也成了
那些深入原始密林的人中的一
员，那时你可以是那些人中的任
何一个，那时你听到了大河的声
音，你说大河的声音是寂静的。寂
静对于我们早已显得尤其重要。
我们将会发现寂静的真正重要，你
如是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李
达伟侧重语言符号的自身排列，努
力卸除赘语负载，运用复调叙述的
技巧，抒情与思辨交错，使语言形
式在平白之中通过排列具有新生
功能与塑造功能。

在80后的文学创作中，李达伟
的散文创作有鲜明的特点与不错
的成绩。李达伟的散文创作立于
生命的视角与立场，加上现代性的
反思与历史性的追问，使其散文更
加丰富与厚重，也更富于穿透力和
张力，细腻的笔触里有热望与落
寞、忧伤与欢喜、躁动与平静，最终
形成祥和的平衡与顿悟的舒畅。

(作者为大理大学文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

遇见李达伟：哲思与语言的嫁接
□ 于昊燕

忆苏，按她自己的说法是“喜无
名日子，过有品生活。眷恋草木，倾
心文字。一支素笔，涂抹流连记
忆。满怀真情，写下生命里那些感
动，温暖以及美好”。读完她的作
品，确实为之赞叹。巍山古城的深
厚与灵动，孕育出如此含蓄委婉的
女子，如唐诗有味，如宋词典雅。“言
为心声”，每一句都是她内心深处最
柔软的倾诉；“文如其人”，每一字都
透出她的暗香灵气。忆苏的散文，
轻灵娟秀，缥缈曼妙。一山一水，一
花一草，如此深情，如此回味无穷。
她对生活充满热情，对人事景物充
满爱心，超越了现实的平庸走向了
诗性的存在。说真的，很喜欢忆苏
的散文，真诚、纯朴、温馨、美丽。品
读中，总有那么多的相通相融，忍不
住流连忘返，爱不释手。

1.诗意的发现
忆苏善于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

诗意，而且自然天成。司空图说：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
手成春。”司空图推崇的是一种没有
雕琢痕迹的情与景交融的艺术境
界，忆苏散文刚好吻合。《秋日小记》
中，小院里的茶花，杜鹃，丁香，玫
瑰，茉莉在春夏相继开放之后，大气
的大丽菊和小家碧玉的波斯菊在秋
季骄傲的盛开了，全然没有秋日的
寂寥和萧条，展示的是一场生命的
盛宴和心怀感恩的美好。如果没有
四季的轮回，没有二十四节气，就没
有花儿的灿烂。忆苏善于从小处着
眼，借很多美好的意象表达感情，寻
找突破点，发掘言外之意。正因为
她淡泊宁静，心怀感恩，所以她的散
文蕴含了超越时空的审美意识，注
重意境的营造，语言纯净澄明，有一
种空灵飘逸之气，使散文有了独特
的美学意蕴，富有诗情画意。忆苏
的散文充盈着古典情怀，美始终占
据着核心位置，已经成了她的信
仰。《蜡梅花开》中富有禅意的蜡梅，
不仅仅写了她高洁的品质，不畏严
寒的胸怀，更多是发现了她的娇嫩
与脆弱，展现了她的沉静、淡雅，在
寂静的寒冬，与世无争的盛开着。
忆苏对蜡梅有了审美的感性，通过
生动的蜡梅形象，表达了自己的审
美想像和诗性智慧。《独爱草香》中，
因为看见街上很多手工制作花朵的
小店，惟妙惟肖，绢花虽漂亮，但毕
竟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忆苏并不喜
欢。忆苏喜欢有生命的花草，摇曳
多姿的芦苇，采回后放在青花瓷的

大瓶子里，虽无言，却别有风情；尖
尖细细的燕麦，束聚在一起朴素、淡
雅，毫不逊色于任何精美的工艺品；
狗尾草，采来一段时间由绿变黄，却
更是本真的朴素。在忆苏看来，本
来不被旁人看好的野草，采摘回来
用土罐一插，却有了独特的审美价
值。《又是槐花飘香时》里，居然从散
发淡淡香气的槐花与绿茶的冲泡
中，有了“槐香”和“怀想”的浪漫，

“于是，常常在淡淡的茶香中，怀想
一些久远的往事，忆起些许过往的
情怀”。忆苏正是用她的智慧发现
了诗意，并在她的笔下呈现出来。

2.亲情的抒写
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一直是忆苏

抒发的美好感情。父母、儿子、妹
妹、小侄女都让忆苏心生念想，字里
行间透出了她对亲人的那份浓浓的
感情。《织》里的那个爱编织的母亲，
用针穿起爱，用线织出情，每一针一
线都让家人感到了温暖和幸福。母
爱是无私的，母爱让忆苏如此感动

“大半辈子了。母亲用手里的织针
为我们无声的织成一个又一个朴素
而温馨的日子。针来线去，默默间，
将生活编制成一个叫作幸福的词
汇，滋养着我们的每一刻，每一天。”
忆苏用饱含真情的笔，深深表达了
对母亲的爱和感恩之情。

儿子是妈的心头肉，忆苏对儿
子的那份爱比山高，比水深。《秋日
小记》里的忆苏，会经常在秋日的午
后，打开一个樟木箱子，拿出那些记
录儿子成长的宝贝“用红绸包着的乳
牙，每一个阶段的小小的鞋子和衣
服，一幅幅稚气的涂鸦，还有小学时
的第一本作业，第一张试卷，录着他
奶声奶气朗读课文的磁带…… 这
些，记录了儿子走过的一天天时光，
这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做母亲做到这个份上，忆苏问心无

愧了。在那一件件留下的儿子的小
物品上，倾注了多少爱啊！《家有小子
初长成》中的儿子，忆苏更是用饱含
爱意的笔描写了阳光率性、爱阅读、
爱音乐的儿子。 也许是秉承了母
亲的才情，儿子琴棋书画样样来得，
爬山运动也喜爱，还是个都在百事
通……儿子正值青春期，和所有青春
期的孩子一样，有叛逆，有狂躁，有说
不清道不明的忧伤和烦恼，可忆苏
不管怎样都心平气和的接纳了儿
子，给了儿子无尽的爱和包容。正
是如此，才使儿子如青葱般健康成
长，长成既可爱又暖心的小棉袄。

还有《旧院里》一个大家庭的浓
浓亲情。说真的，一个三口之家的
矛盾易调和，而旧院里居住了爷爷
奶奶和四个儿子的四个小家庭，七
大姑八大姨居然相处那么和睦，这
不能不说是奇迹了。旧院的造型很
普通，大门进去正院通后院，大院连
小院，院子用石头铺成，显得既朴
素，又有年代感。院子中间有一个
大花台，花台里和花台外种着各种
水果树，春天一到，桃花、苹果花、石
榴花竞相开放，小院里一片生机盎
然。亲人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彼
此谦让。兄弟妯娌没有隔阂，堂哥
堂弟，堂姐堂妹尽情嬉戏玩耍，即便
后来好几家都搬走了，可是逢年过
节兄弟姐妹们还是要聚集一堂赶热
闹。九十三岁的爷爷无疾而终，全
家五十多人为爷爷热闹送终“逝去
的旧院，我们的老家，幻化成一个符
号，写在家族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是的，这种亲情已经写进生命里，与
血脉相连，无法分开。忆苏浓得化
不开的亲情总是自然而然流于笔
端，如康乃馨淡雅，如春风扑面，如
细雨润物。

3.审美的守望
美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和人类终

极性的精神家园，忆苏以审美的体
验去感悟人生，写出人世间的真善
美，守望超越现实的诗意心灵，这份
守望正好诠释了忆苏求真向善爱美
的天性。

无论是人，是物还是景，忆苏总
能赋予美好与诗意。《两个人》里的
那一对爱吵架的卖烧饵块的夫妻；
温和的烙铁饼的夫妻；配合默契的
卖饵丝的夫妻；相扶相携开缝纫店的
四川夫妻；任劳任怨的开电瓶车的年
轻夫妻：卷粉店里的夫妻；凉虾摊上
的夫妻；卖肉的夫妻；收废品的夫
妻；还有不离不弃推着轮椅上的妻
子的丈夫。这一对对平凡而普通的
夫妇，正好体现了一种和谐，一种美
好。“两个人，一个世界，你在，生活便
在。我在，日子便在”生活如此平凡
和简单，但真的需要包容和理解。

《小城鞋店》里来自四川的兄弟
俩，在小城修鞋已十多年了。没有
人知道他们姓什么，也没有人在意
他们，但只要你需要修鞋补鞋，就能
找到他们。无论是谁，无论鞋的贵
贱，在兄弟的修鞋店地位都是一样
的，他们总能按照你的意愿将鞋修
好，让你满意。《薄荷香》里的那个哑
女裁缝云妹，虽不会说话，但心灵手

巧，心地善良，如一株不卑不亢的薄
荷，于尘世间清幽独立，安静地靠自
己的手艺活着。这些平凡的普通人，
忆苏也总能在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
总能体现出他们身上蕴含的善良与
美好，这是忆苏对美的一种守望。

《时光书简》里，青苔成了生活沙
漠中的一片绿洲，以自己低低匍匐着
的身姿，展示了热闹中的宁静；而菖
蒲同样也是低调不招摇的，生在水
边，长在水边，在阳光下舒展，在微风
里吟唱，不卑不亢，春夏秋冬，有了诗
经的香气；那个蕨菜呢，更如一个童
话，从远古走进，与日月同辉，不管
沧海桑田，还是风云变幻，总是谦卑
的存在，用自己的安然，见证生命的
过往，印证时光的苍老。虽说是植
物，忆苏让它们有了温度，有了生
命，有了人性，有了感情。是忆苏对
美好生命和美好人性的期待和向往。

《一藤苍翠伴梦眠》中，小小一
株常春藤，没过两年就一个劲疯长，
最后整个棚子成了一片绿色，藤蔓
随意垂下，掠过发梢，溜过肩头，如
同日月相伴的人不离不弃，满怀温
暖。常青藤生命力极强，不仅可供
观赏，还能净化空气，更重要的是无
论春夏秋冬始终一片苍绿。是什么
让它如此坚强，又如此安然？即便
漂亮的三角梅在春风里张扬的怒
放，常春藤依然不受诱惑，默默地绿
着，不显山也露水。也许她太眷恋
大地，太懂得感恩，感恩世间给她的
阳光雨露、日月星辰，所以寂静、孤独
地一如既往常青着，正如那个痴情又
清高的女子，从容、淡定地爱着。

忆苏如着一袭素衣、又淡淡飘
香的女子悄然而来，每一句话都有
香气、灵气和大气。

生活与诗其实是相通的，只要
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忆苏总是
用审美的眼光看世界，看似平常的
一花一草，总是幻化出诗意色彩，甚
至平淡的一件件生活琐事，也被忆苏
装点得异常美丽。忆苏通过审美着
色，超越日常功利，拒绝了生活的无
意义存在，提升了生活意义和价值。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是人，都有遗憾和不足。忆苏也不
例外，她的天地有些局限，散文也拘
泥于小花小草，儿女私情，视野不够
开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一如既
往期待忆苏，希望她突破瓶颈，更上
一层楼，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人
们的审美需要。

(作者为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

忆苏，原名苏佳琴，布衣女子，
居南诏故地巍山古城。《莲花时光》
是她的一部散文集，正如名字而言，
她所追求的就是一种如莲花般的生
活，她所表达的就是喜无名日子，过
有品生活，因为时光的打磨，无声地
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和价值。她
眷恋草木，倾心文字，一支素笔，涂
抹流年记忆，满怀真情，写在生命
里，经年如一。

《莲花时光》是一部记录日常生
活的散文集，在忆苏笔下，一草一
木，一人一景都有了温度，作品中
呈现出来的温情不是概念化的东
西，而是实实在在用自己的眼睛观
察的结果，加以女性独特的视角、
触角，多情而又细腻的描写出来，
细致且温暖。

《莲花时光》分为《秋日小记》、
《独爱草香》、《馨香一瓣》、《在水一
方》四卷。在整部散文集里，我看到
最多的字眼就是“从容”，这位温婉
又烂漫的女子，不管是生活的不易
还是行走时的曲折，不管是绚丽多
姿的花朵，还是默然温和的小草，在
她的笔下，都是以一种从容的姿态
展现给我们。“而这些朴素大方明朗
清丽的盆栽菊花，则是一个个淡定
从容地行走在红尘里的平常女子，
难怪有个词来形容那些平和雅致的
女子：人淡如菊。”（《秋日小记》）；

“我所真正要的，只是能在凡尘俗世
间从容行走，每日尽心的工作，然后，
与亲人温馨的生活。”（《秋日小记》）；

“而这些，都在四季轮回风霜雪雨的
飞逝中默默滋养了我的心灵，让我能
身心投入地尽心工作，以优雅从容的
姿态安然生活。”，“在小店拥挤凌乱
的世界里，一坐，就是十多年的光阴
悄然流走”（《小城鞋匠》），这何尝不
是一种对生活的从容呢。忆苏从生
活小事、四季轮回、平淡岁月里表现
出内心的安定与从容，这种从容的生
活态度让人羡慕又向往，现在纷繁浮
躁的生活我们所缺的就是这种从容，
于繁华尘世里，她用一颗从容的心来
面对生活，从别人的生活里领悟出自
己独特的韵味，在无形中找寻最自由

最坦然的生活。
“小格局里有大情怀”，这是忆

苏一直以来的写作风格，“大半辈子
了，母亲用手里的织针为我们无声
的织成一个又一个朴素而温馨的日
子。针来线去，默默间，将生活编制
成一个叫作幸福的词汇，滋养着我
们的每一刻，每一天。”（《织》），“如
今，每日和自己的银杏相伴，心底便
生出一个美好的幻想。待到白发苍
苍之时，院子里的银杏，应该也长大
了吧。到那时，我便坐在树下的草
地上为小孙孙读亲笔给他写的童
话。清风徐徐，叶片飘飘，那样的画
面，想想便觉得喜乐满怀。”（《银
杏》），这与忆苏的年岁和见识有关，
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是没有这样的
情怀的，四十岁的女人懂得什么是爱
什么是情，十几年的婚姻让她在为人
妻为人母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又满怀
深情，对家人的爱是一种温情，家庭
的温馨和长久的习惯让她和先生一
起品位生活，慢慢变老，“四十一过，
愈发感觉到时间不够用。四十一过，
愈发懂得一颗宽厚的慈悲心，去面对
世间所有。四十一过，愈发懂得珍惜
和包容。珍惜每一天，每一秒，，珍
惜生命里的每一个人，路过的每一
道风景，因为这一点一滴，都是你生
命里不可重复的故事和流年里无法
复制的曾经啊。”（《时光深处，忆流
年》），通过写母亲为我们织毛衣，银
杏飘落这些平淡的事物来表现自己
内心深处是对这个世界满怀真情，
不管是多细微的东西，在忆苏细腻
的观察和细致的描写下，小格局也
有了大情怀。这样满怀真善美的凡
俗女子，将内心深处像清泉一般流
出的文字浸透到我的心田，也滋润
了我的情怀。

读了这本散文集，是忆苏让我
更加懂得了生活，懂得了爱，懂得这
世间万物我都应该怀着一颗从容不
迫又满怀深情的心，让我懂得在人
生的分分合合当中，学会感恩和珍
惜，懂得从容欢喜，温情生活。

(作者为大理大学文学院汉语
言文学专业2014级在校本科生)

《安宁大地》是漾濞彝族女作家
左中美新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分
为《大地·生长》《大地·生命》《大地·
歌谣》等五辑。散文是一种最适合
表现生命个体的精神成长和精神升
华的历程，比之小说，散文可以更本
真，更具在场性，更贴近生命体验的
心灵史。左中美的散文很少描写所
谓的重大社会题材，而是以地域世
俗风情取胜，从自我的生命体验中
感悟个体生命存在的困境与意义，
寻觅和发掘乡土世界中蕴藏的生命
活力，反映万物繁茂与诞育的生命
之美。用随性、自在的个性化抒写
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态
度亲切，娓娓而谈，不矜持作态，用
笔别具一格，没有喧嚣，没有矫饰，
单纯朴素又华丽高尚，沉静质朴又
明朗生动。她愿低到尘埃里，从生
命的缝隙里透出温馨的光芒，静看
安宁的大地上万物萌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地”是
一种生命圆融的隐喻，给人坚实、质
朴、恬静的质感。乡土大地意味着
家园的温暖、朴实的生活、文化的芬
芳。大地之美在于能够肯定、丰富、
发展、完善人的生命活力的自然生
命力。《安宁大地》以村庄、菜地、季
节、瓜豆、猪、牛、羊、蚂蚁、蚯蚓等乡
野俗物为基本意象记录了西南边地
少数民族村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的适应与变迁。作家把童年生活的
村庄体验与本民族文化经验、地域
文化情愫紧密结合，礼赞无言的大
地，以平等的目光洞见大地以及大
地上潜滋暗长的一切生命的美质，
表现出生命所向往的充沛、饱满的
状态和活跃、灵动的特性。以自我的
审美体验观照轮廓分明、井然有序的
乡村社会，把自己对故乡的深情藏于
对人、事、物、景的精雕细刻之中，通
过真实琐细的描写来抒发对于乡土
美好事物的怀念，阐发乡土的精神美
质，向我们展示出一种勤劳、简朴、精
神愉悦又自足的乡野生活。“——这
大地上生长的许多东西，最终，都要
回到朴素的神灵那里。木耳是其中
的一种。”（《木耳》）作家借微小的木
耳，赋予大地一种饱满的生命力，一
种宇宙大化的流衍，生生而不息。无
论在意象上还是具象上都渗透着无
限的诗意。在浓厚的乡土情感之
外，更包涵着对于生命存在、自然生
态、民族文化等的理性思考和对人
类理想的精神家园的追寻。

作家真诚地面对生命历程中的
一切，并与之共生共荣，以独具一格
的文化心理与姿态去抒写这大千世
界的万物萌生，构筑了一个灵性化
的生态空间，突出地表现了对自然
生命更普泛的尊重与呵护，以及与
万物生命相通相融的整体生命观，
创造出一个朴素、诗意、温润的世
界。冯骥才说：“作家往往是那一块
土地上的精灵。”《开花的树》《野草》

《核桃》《葫芦及其他》等篇章以自我
生命的和谐来达到自我与他者间的
整体和谐状态，更注目于万物的生
存关怀和精神归宿，坦露自己内心
对爱与美的向往。“在那片大地的上
面，庄稼一年一年地生长，房屋一间

一间地建盖，孩子一茬一茬地出生，
桃花一年一年地开放。秋天的云朵
走过村庄后面的山岗，看见这大地
上岁月的疼痛，以及安宁。”（《未完
成的村庄》）这些文字复活了作家对
世界的细腻感觉和对生命的深刻体
悟。语言细腻而富于质感，字里行
间洋溢着对生的挚爱和活的欣悦，
那是一种静寂而朴素的生命力量，
不论是自然还是人，都体现出一种
拙厚、古朴的美。洋溢着一种积极、
活泼、饱满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和力
量，便是平凡质朴的语言因了作者
的情思，处处充盈着生命的欢畅与
色彩明朗、格调清新的牧歌情调。

作家津津乐道于真实而又鲜活
的乡间日常生活，让文字沿着情感
的脉络向纵深处延伸，把笔下的温
暖和爱意给了那些随遇而安、平静
地接受生活的意外或插曲的人，通
过细碎繁琐的小叙事表达情思，用
生的希望与美丽来消解生命的脆弱
和生活的苦难，对小人物的生活表
达了无尽的敬意，让人感觉到温情
与呵护，“牧归的人们回来了，将牛
羊赶到井外的池子里饮水。村中这
里那里渐渐升起了缕缕炊烟，这些
或浓或淡的炊烟，在清浅的晚风中
缓缓飘散，游移……这样的炊烟，以
及这样的傍晚，是古树的生命里年
复一年的平凡风景。”（《树》）这是寻
常百姓家的温情，一种“柔弱胜刚
强，宁静而致远”的温情，散文中有
了人，有了情，散文就活了。没有强
烈的反抗张力，只有小人物生存下
去的卑微气息，没有远大的理想，只
求现世的安稳与满足。

在叙述方式上左中美继承了中
国传统散文的从容自然、含蓄写意
的风格。以乡土风物为载体，融入
细致的内心感受和深刻的故土记
忆，“装在瓶里的黄澄澄、太阳色的
核桃油，使人看着有一种幸福、安宁
的感觉。”（《核桃》）作家咀嚼和品位
乡村的温暖、宁静与厚重，表达出对
幽雅、宁静、知足的人生境界的迷
醉，心灵世界呈现为安宁、和谐的温
润，以诚恳而怀抱柔情的态度，将情
思意趣与自然景物相融合，娓娓诉
说故乡的风土人情，艺术感觉敏锐，
体察精微，情思深沉，弥散着恬淡静
谧和舒卷自如的气息。

综上所述，左中美将主观情感
与客观事物相统一，在生命体验与
审美想象的情感世界中打破时与空
的隔膜，把自己对故乡的感受和体
验写得深沉婉转又明白如话。呈现
出一个万象纷呈、生气贯注而又和
谐圆融的安宁大地，对故土家园的
怀念，对个体生命的省思，对生态文
明的关切，发自内心而流于笔端，将
充满了隐喻意味的象征符号，转化
为诸多可见可感的客观存在。既蕴
含着丰富的生命体验，又折射出当
代彝族村落的社会心理、文化心态
和审美趣味。体现出一种蓬勃的朝
气和活泼的生气，多元民族文化的
共生混融，最终生成了其散文的另
类姿态，另具一番疏朗素净、本色从
容的画意与诗情。
(作者为大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谈忆苏《莲花时光》的诗情美
□ 赵淑琴

编者按：
在“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大

理大学）”的支持下，本期“洱海”
文学副刊推出文艺评论特刊，旨
在校媒合作的大前提下，以该基
地的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大力推
动我州本土作家文艺创作水平
的进步和提升，进一步促进全州
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

大理大学是西南六省区唯
一一家获得首批中国文艺评论
基地授牌的高校。“中国文艺评
论基地（大理大学）”由大理大

学校长张桥贵教授任主任，文
学院院长纳张元教授任常务
副主任兼首席专家，知名评论
家耿占春教授任基地专家、文
学院副院长于昊燕博士任副
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大
理大学）”成立以来，扎实推进
基地建设，整合了一批校内外
优秀专家、学者，积极拓展阵
地，加强文艺评论学术研究和
人才培养，取得了诸多优秀成
果，得到全国文艺评论界的广
泛关注。

大地安宁 万物萌生
——评左中美散文集《安宁大地》

□ 饶峻姝

小城悠悠品一缕馨香
——读忆苏《莲花时光》

□ 丁文雪


